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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杏花开得繁，花朵把枝

条都压弯了。去年杏花开时下了一场

大雪，杏花全打落，一颗杏子都没结。

我们从杏树下来回走过，抬头朝树上

看，树或许知道我们在看啥。没结杏

子这年，树叶长得特别密，它的劲都用

在长叶子上，层层叠叠的叶子像在故

意遮掩什么，让我们总以为叶子后面

藏着杏子。

书院有 47 棵老杏树，是来书院耕

读的一个女大学生说的，她赶上杏子

熟 ，挨 个 将 每 棵 树 的 杏 子 尝 了 一 遍 。

她 告 诉 我 每 棵 树 的 杏 子 味 道 都 不 一

样，还指给我一棵树的杏子最甜，让我

自己吃，别说给别人。

她走后我认真数了一遍杏树，从

东北角那片高大的老杏树林，数到西

边山坡的杏园，只有 45 棵。不知道她

多数的那两棵杏树长在哪里。或许她

把一棵杏树和它的影子数成了两棵。

或 许 在 这 个 长 着 榆 树 、白 杨 树 、沙 枣

树、桃树的园子里，真有两棵我从没看

见的杏树，隐在其它树木的影子里，我

未看见它开花，也没尝过它结的果。

我也想把书院每棵树的杏子尝一

遍。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可能只在杏

花开时，沿山坡小路走过杏园。小路

不会通到每棵树下。当年我带着工人

用水泥砖铺小路时，只让路经过几棵

大杏树，靠栅栏那几棵杏树被路撇远

了。它们因为缺水或别的原因长得半

死不活。我也从没走过去摸摸它们的

半枯树干。或许连它们的花香都没闻

见 过 。 我 只 是 远 远 看 它 们 开 半 树 的

花，我喜欢它们开着半树花朵的样子。

我希望它们今年开左边的半树花，明

年开右边的半树花。其实它们右边的

半棵树已经枯死好多年。

每棵杏树的花都不一样，有粉红

色花、红花、雪片一样的白花，花瓣颜

色不同，散发的香味便不同，结的果实

自然也不同。可我真的没有尝遍每棵

树的杏子。每年杏子都落一地。无风

的夜晚，我躺在床上，听见杏子熟落的

声音。有时一两颗，有时一大片，寂寞

地落。有风的夜晚杏子落得更多，杏

子 落 地 的 声 音 掩 埋 在 风 声 里 ，我 听

不见。

一年有朋友来书院熬杏酱，蹲树

下一会儿，拣一篮杏子。一锅一锅熬。

熬成的金黄杏酱装满好多瓶子，给书

院留一些，剩下的自己带走。第二年

杏熟时邀她再来熬杏酱，说不来了，去

年 熬 的 够 吃 几 年 。 我 们 刚 到 书 院 那

年 ，见 遍 地 熟 落 的 杏 子 ，便 拣 来 晒 杏

干。我妈、我夫人、厨师，全上阵，拣来

的杏子掰两瓣，放筛子上晾晒，晒干了

装几大纸箱，送人带自己吃，几年过去

了 库 房 里 还 有 半 箱 子 杏 干 ，生 了 虫 。

之 后 我 们 便 对 落 地 的 杏 子 视 而 不 见

了 。 任 鸟 和 老 鼠 去 吃 。 杏 子 熟 的 时

候，地里种的甜瓜西瓜西红柿都熟了，

连苹果都泛红可以吃了。可能有一年

我都忘了吃一颗杏子，更别说尝遍满

园杏子。

我外出两天回来杏花全落了，院

子里像下了一场雪，那些白色粉红色

的花瓣铺满地，不忍去踩。苹果花盛

开起来。从文学馆到孔子像，到菜地

边，一路花团拥簇。杏树先开花，花败

了，幼果结住再生叶。苹果树先生叶

再开花，一前一后隔了 10 天。正是昨

夜吹落杏花的风雨，吹开了苹果花。

说到风，去年留在菜地听风的一

片玉米秆，上午被我割倒。该犁地种

菜 了 。 去 年 秋 后 我 们 把 菜 地 的 豆 角

秧 、茄 子 辣 椒 秆 都 割 了 ，剩 一 片 玉 米

秆 。 我 喜 欢 风 刮 过 玉 米 秆 的 声 音 。

冬天院子寂静，除了狗、鹅的叫声，还

有我们一家人偶尔的说话声，剩下就

是 风 声 了 。 我 能 清 晰 辨 认 出 风 刮 进

院 子 的 细 微 声 音 。 风 吹 过 西 边 山 梁

的厚厚积雪，雪粒冷硬的响声跌下坡

来 碰 到 稀 疏 的 老 杏 树 干 上 。 落 光 叶

子 的 树 发 出 一 堆 一 堆 的 枯 冷 声 音 。

当风刮过苹果园旁那排高高的榆树，

落到玉米地时，风声被扁长的玉米叶

子撕碎成一片哗啦声，每片玉米叶都

在 留 住 风 。 我 在 熟 悉 的 玉 米 叶 子 哗

啦 声 里 ，走 过 院 子 ，黄 狗 星 星 跟 在 后

面，它能听到老鼠在厚雪中潜行觅食

的声音，还有云朵在碧空侧身缓行的

声音。杏花花谢的那个夜晚，千万朵

花 瓣 落 地 的 声 音 它 都 能 听 到 。 我 回

来时，一堆一堆的花香被风吹散。翻

过山梁的微风里，是东边另一个村庄

的 苹 果 花 香 。 我 们 院 子 的 苹 果 花 也

一堆一堆地香起来。

木垒书院的杏花
刘亮程

位于长江北岸、江汉平原上的云梦

县，因云梦古泽而得名。在云梦城关发掘

出来的楚王城遗址，证明了这里是古代楚

文化发祥地之一。这座浸润着楚韵秦风

的千年古县，又因在县城西郊睡虎地出土

了数千枚“云梦秦简”而闻名遐迩，不断吸

引各地的博物、考古和旅游爱好者前来

“打卡”，近距离感知历史，与远古对话。

云梦秦简，以睡虎地秦简最为出名。

竹简共 1155 枚，残片 80 枚，用绳索分上、

中、下三道编结串联，并编组成“册”，有约

4 万字。考古人员经过考证和分类整理

发现，这些简牍涉及从战国末期到秦始皇

在位时的历史长达 100 余年，内容包括秦

朝律法制度、行政文书、编年纪事、为吏之

道，以及医学 、占卜 、家书等。

所有简文皆用秦隶书写，笔画

清晰有力，字迹秀丽端正。

青铜饕餮、楚汉浪漫、魏晋

风度、盛唐气象、宋元意境、明

清风气……中华文明的历史长

河里，呈现出姿态各异的文化

气 象 与 内 在 神 韵 。 云 梦 秦 简

上，同样也闪耀着中华文明和

华夏之美永难泯灭的光芒。

比如，就简牍上所记载的

来看，秦律已经形成完备体系，

足以代表当时世界上极先进的

律法制度，也佐证了中华民族

曾以优越的法典文化长期滋润

过东方世界。简牍上的光芒，

足可照亮我们的文化自信。其

中“置吏律”里明确规定：官员

调任时，不准携带原官府佐吏；

“传食律”中，还规定官吏出差

应食宿从简，颇类似于今天的一些规定。

又如，“田律”中明确规定：“春二月，

毋敢伐材木山林……夏月，毋敢夜草为

灰”。这与我们今天的禁止乱砍滥伐山林

等生态保护理念，可谓一脉相承、源远流

长。还有一片“算术”竹简上的一道算术

题，显示圆周率为 3.2，说明在秦代，智慧

的中国人已认识到了比 3 更为精确的圆

周率。

云梦秦简中不仅有关于国家律法和

大一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书

写，也有时代背景中个体叙事的“雨丝风

片”。其中很具代表性的是 4 号墓出土的

两片木牍，被认定为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

最古老的木牍家书，也是呈现当时社会状

况和普通人家国情怀的珍贵文本。

“黑夫”和“惊”是身在秦楚交战前线

的 秦 国 士 兵 ，也 是 兄 弟 俩 。 公 元 前 223
年 ，两 人 给 家 中 长 兄“ 衷 ”写 信 ，以 报 平

安。家书里简述了两人的出征情况，需要

衣物，并嘱托妻儿照顾母亲。除了问候母

亲 ，还 问 候 了 哥 哥 、新 婚 妻 子 甚 至 邻 居

等。文虽简约，但家书背后的故事线索，

普通人的家国情怀、生存勇气，以及人情

怡怡的邻里之道，皆温暖可感。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是一种与生俱

来的感情。“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

古以来，哪一段家庭悲欢和个人经历，不

是与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时代风雨休戚

相关？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今天的人们，

不也能从 2000 多年前一封普通家书的细

枝末节里，听到一个激荡的时代真实的风

雨声，辨认出那温暖、质朴的人间亲情？

当然，面对这些珍贵的秦简，不少人

也会和我一样，心存几分疑问和好奇：本

是秦简，何以会深埋在属于楚国的云梦境

内 ？ 这 些 生 成 在 2000 多 年 前 的 竹 简 木

牍 ，又 为 何 能 保 存 到 今 天 而 没 有 腐 化

成泥？

稍微了解了一点云梦的地

理 和 历 史 后 ，你 就 会 豁 然 开

朗。原来，早在春秋时期，云梦

就是楚秦两国南北交融、相互

往来的交通要地。战国时期，

云梦成为楚王的游猎区和楚国

“别都”。公元前 278 年秦拔郢

占领安陆（今云梦），云梦成为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在南方的重

要 根 据 地 ，先 后 两 次 南 巡 来

此。云梦不仅吸引着南北两地

大量商贾，还有不少沿着汉江

南 下 、来 自 北 方 的 游 牧 人 群 。

南船北马，熙熙攘攘，铿锵盈耳

的金玉之声，熠熠夺目的青铜

与丝绸之光，无不见证了楚秦

两国祖先勤劳、务实、智慧而又

不失浪漫与进取的天性，自然

也为后世留下了丰饶的楚秦文

化遗存。知晓了这些历史背景，为何秦简

埋在楚国境内墓葬里的疑问，也就迎刃而

解了。

考古界对地下文物的保藏条件，有个

通俗的说法：“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

只半年”。正是得益于古云梦泽一带地下

水位较高、膏泥常年保持湿软的自然条

件，再加上荆楚之地自古就有用青膏泥密

封棺椁的习俗，所以不论是深埋在地下的

竹简木牍，还是楚国墓葬里常见的木制漆

器等陪葬器物，不管是浸泡在水里还是密

封在膏泥中，皆与氧气隔绝，虽历经 2000
多年仍保存完好。

拂去一层层历史烟尘，用心守护和擦

亮一件件文化瑰宝，今天的我们，脚踏坚

实的大地，仰望浩瀚的星空，继续踏上新

的文明征程。

云
梦
秦
简
之
思

徐  

鲁

外地人常说，雄安有三宝：芒子、

芡实、老菱角。但雄安人还有一句俗

语：无鸭不成宴。节日相聚，如果宴

席上没有一只香喷喷的卤制鸭子，总

感觉缺少了什么。

而老邓，就是卤鸭的高手。

老邓名为邓志庚，76 岁，生于白

洋淀渔村，祖祖辈辈以打野鸭、编芦

苇 为 生 ，同 时 也 私 传 了 一 门 独 特 手

艺：卤制鸭肉。

卤味是国人的喜好，所用香料比

较 常 见 的 有 八 角 、桂 皮 、甘 松 、小 茴

香、砂仁、香叶、丁香、甘草、草果、陈

皮、紫云、桂枝、沉香、当归、枳壳等，

而 邓 家 卤 味 则 不 同 ，有 着 奇 异 的

秘方。

秘方是什么，从不示人。

虽然从不示人，却又闻名遐迩。

其实，邓志庚早年毕业于保定教

育学院中文系，是安新县有名的语文

教师。退休后，他最大的兴趣在于地

方文化研究，发表过上百篇文章。

卤鸭，虽是老邓自家绝技，却不

曾炫耀。现在，年岁大了，只在过年

过节时，从附近饲养厂购买一些本地

鸭，在家里加工，薄利销售给登门求

售的邻居朋友和熟识的商铺。至于

外地客户，完全是姜太公钓鱼，愿者

上钩。

前些日子，我在雄安采访，听闻

此事，便执意拜访。

在安新县城小西街，走过缠缠绕

绕的巷道，走进了一座极普通的平房

小院。小院没有门楼，没有招牌，没

有装修，依然是 20 多年前的老建筑。

狭窄的小院中，一个宽大的铺板

上，摆放着几十只已煮熟的枣红色卤

鸭，几口大锅还在滋滋地冒着热气。

一股浓浓的醇香，在悄悄地弥漫。老

邓的儿子和女儿正在小心翼翼地制

作 。 这 里 ，完 全 是 一 个 小 型 的 手 工

作坊。

我 们 坐 在 老 邓 的 书 房 里 ，品 茶

聊天。

老邓说，祖辈以水上为生，自己

从 小 也 是 一 把 好 手 。 后 来 ，考 上 大

学，参加工作。这些年，时代发展了，

白洋淀生态恢复，许多传统的生产方

式虽然已经退出历史，但作为文化，

应该保留下来。于是，他发挥语文教

师的优势，结合自己的生活和爱好，

开始整理地方文化。本家的祖传卤

鸭，自然也是一部分。

这些年，老邓指导儿女，完全按

照传统手法，制作卤鸭。一锅只煮 12
只鸭子，一次卤煮 10 个小时。整个流

程，必须经过清整、卤煮、晾放、糖熏

等工艺，一丝不苟，精准到位。

这些年来，因为担心丢失纯正风

味，他没有考虑过扩大生产。经常有

人建议，打造几口大锅，每锅容纳 50
多只鸭，但他都没有答应。

老邓说，他家的祖传卤料，不用

辣椒、葱、姜、蒜，更不用味精等增香

剂 ，而 是 精 选 数 十 种 常 规 香 料 和 中

药 材 配 方 ，尽 可 能 地 还 原 鸭 肉 的

本味。

邓家老卤，已经延传了 100 多年。

停 火 休 工 时 ，老 卤 就 存 放 在 陶 瓷 盆

里，置入冰箱冷冻；重新启用时，任其

自然解冻，绝不加热催化，保证原汁

原味。

正 是 因 此 ，他 家 的 卤 货 ，产 量

极低。

我问，你不想多赚钱吗？

老邓想了想，又坚定地说，雄安

正在建成，老城可以蜕变，但有些东

西，要留下来，传下去！

他告诉我，他正在从文化、药理

和科学上整理自家卤制的秘方，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最后将无偿奉

献给国家，奉献给社会。

谈话间，夜色布满了天空。

我们走出院来，只见刚才摆放的

几 十 只 煮 熟 的 卤 鸭 早 已 不 翼 而 飞

——被顾客抢购一空。

虽然鸭子们全“飞”走了，但卤香

味仍在，纷纷扬扬地在院里飘浮着、

舞蹈着。

这特殊的醇香，不仅香了小院，

香 了 四 邻 ，也 香 了 一 条 街 ，香 了 一

座城。

        雄安的卤味
                     李春雷

父亲在舞台上拉京胡，灯光聚在他身

上。我看见他的琴弓进退，似乎在诉说着一

段心事、发出一声沉吟，或者弹落厮杀过后

的一身尘土，叹一生戎马后的孤寂。松香的

灰尘在灯光里飞舞，又寂寂地落下。一曲终

了，一个故事、一段人生就结束了。随着大

幕拉上，父亲收起琴，转身，走下舞台和我站

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经常陪他演出，静静地

站在侧台，观察一个故事如何在父亲拉起琴

弓的时候展开，收回手腕的时候结束，如何

在皮黄交替中娓娓道来。

我看着父亲收琴入匣，看着

苍白的松香灰覆满琴身，好像是

一身风霜，伴着他走来，路在他的

脚下一寸一寸地慢慢生长。那是

一条碧绿的湖边小路，路上经过

一座小桥，过了桥，有一座朱红漆

门的院子。院门开的时候，父亲

潸然泪下。

父亲反复要我背诵那座小院

的位置：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起

凤镇华沟村鱼龙四组。那是我还

不认识字的时候就必须背诵的地

点，那里的一切风物我早已在父

亲的叮嘱中烂熟于胸。比如：齐

桓公带着人马踩出来的马踏湖，

住着五位先贤的五贤祠，比人还

高的芦苇，湖里的鱼虾、黄鳝和

藕，院子里的枣树和桃树，还要乘

着小船到湖里转一圈……这些，都挤挤挨挨

地塞在父亲的琴盒子里，每当黄昏，父亲照

例拉起弓，我仿佛听见这些风物在琴弦上吱

吱呀呀地响。挂念变成松香的灰尘，一层一

层积在琴身上。待父亲刚收弓，我便伸手去

摸松香新落处，滚烫。

同样热的还有眼泪。父亲说，再不回去

看看就要上学了，不一定能抽出时间，我才

回到那个背诵了无数遍的地点。

没几天，我就发现桓台可太好了，华沟

也太好了，可以到处疯跑。我辈分大得很，

一出门有人喊我小奶奶，有人喊我小姑。一

开始不习惯，但好处是，集上有什么我就能

吃到什么。酥脆的周村烧饼、厚厚的锅饼，

有的时候随便路过谁家，往院子里一探头，

人家看见我便笑着说，小奶奶来了，递给我

葡萄、枣子、无花果，有的时候还有刚炸好的

藕盒子、豆腐匣子。惹得比我年纪还大的外

甥女追着我喊，小姨，别跑……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拉胡琴的好手。只

要他回到老家，村里的戏台就热闹起来。只

有过年时才打开的戏箱子，这时也会开一

次。化妆箱子、服装、月琴、板胡……一一在

后台排开。我带着一众晚辈站在台下，嘴里

随便嚼着点什么，目不转睛地看台上光景流

转。台上唱得高兴，不拘京剧、吕剧，好像父

亲他们总也不累，总也不老。

以后很多次，在舞台上，在家

里，在很多地方听到父亲的京胡，

总觉得只有在桓台，他拉得才是

最 响 亮 的 。 声 音 穿 过 青 青 的 苇

帐，留在马踏湖的飘渺的雾中。

假期很快过去，离开前的最

后一个晚上，外甥女背着我去五

贤祠磕了头。我始终没敢看五位

先贤的塑像。

再回桓台总是匆匆。考上大

学了，回去；考上研究生了，回去；

工作了，回去……每次回去，父亲

他们照例是要凑在一起唱戏的。

皮黄一响，戏台上的出将入相又

连起来一段光景的起点和终点。

我从台下走到后台。一口服

装箱子，几个凳子，仅此而已。服

装和化妆待在后台没事做，见我

走来，热情地招呼我扮上试试。衣服是用村

里经费新置办的。化妆扔掉手里的瓜子，拉

过我勒头、吊眉、油彩打底……画眼睛的时

候，她皱起眉，眯着眼，叹了口气，说：“这老

眼，花的呀。把眼闭好，别戳到你眼里去。”

服装倚着墙，嚼着瓜子笑。台下看的，台上

唱的，也都已老眼昏花。

台上响起一段小过门儿，我听见琴弓由

父亲的手腕引着进退自如。我跟着舒开水

袖，父亲的琴声托着我飞得很高，飞到马踏

湖上，看有人划着小船，在青青的苇帐中穿

行……芦苇有两人高，遮着视线让人看不清

里面的故事。我隐隐看见一个小男孩在湖

里抓了一条黑鱼，又抓了一条蛇，剥了皮，专

心地蒙琴筒，想要做他的第一把京胡。

可是，等到皮黄一响，他就老了。

皮
黄
一
响

宋
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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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好，车比预计到得早。

龙河南岸，宽敞笔直的柏油路画出经纬，三层

高的白墙灰瓦新砖房“落子成列”——眼前占地 0.5
平方公里的“棋盘”，是重庆市丰都县三建镇的新

场镇。

这里，过去叫三建乡。7 年前，我参加脱贫攻坚

调研来过三建，当时就听当地人自嘲：“三建、三建，

干啥子事情，三次才能成！”

可不是？老三建大桥，桥墩修一半，就被洪水

冲了，反复三次才落成。犹记得，当时进乡的路坑

坑洼洼，怕落石，沿途还搭着棚子。路两旁，除了龙

河，便是大山，海拔从 200 多米陡升到上千米，贫瘠

的“坡坡田”不时点缀山间。那会儿，三建乡名列重

庆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是“硬骨头里的硬

骨头”。

那次调研，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当地“三建场

镇”的故事——

第一座场镇 ，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 ，建在山沟

沟，过境公路通不到，发展严重滞后；第二座场镇，

上世纪 90 年代初，建到了龙河北岸，被山和水夹得

狭长，居住局促、交通拥堵不说，后来才勘测出是地

灾点！第三座场镇，当时正要平整土地，就建在河

对岸……

从那时起，三建的故事就在我心里扎了根。

谁承想，后来我调到重庆工作。这次来丰都县

采访，我心心念念再回三建看看——

眼前所见，让我惊呼，这还是记忆中的三建吗？

龙河南岸，39 栋居民安置房，5 栋政府、医院等机关

企事业单位房，规划大气、宽敞明亮，据说已经投用

3 年……旧貌换新颜，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信步走上新场镇旁边的山包，竹笋产业基地

里，当地的孃孃们正手拿尖头铜镐，一铲、一撬，鲜

笋便拔了出来，被熟练地抛进身后的竹筐里。我好

奇：“这地上，黄黄的铺着个啥？”孃孃们哈哈大笑，

抓起厚厚的糠壳给我“科普”：废物利用，给竹笋保

温保湿，能提前出笋，大大提高效益。孃孃们一天

能挖五六百斤笋，按斤计费，多劳多得，这可比外出

务工挣得多。

听同行的三建镇党委书记谢永超讲，当地的竹

笋产业基地已经有 7000 多亩，去年务工收入就有

小两百万元。

新场镇上，建起了 6000 立方米的冷库，早上新

采的竹笋已摞成小山。口感老的笋根切下来，可以

养牛；鲜嫩的笋尖，直发北京、上海等地的餐饮店。

如此美食，本地人怎能错过？龙河边，三建镇

绿春坝村，村民们开起了农家乐。一到周末，每家

每天要接待 10 多桌，不少是来自重庆主城区那些

嘴馋乡村味道的人。还有花卉苗木园、采摘体验园

—— 人 来 了 ，光 有 吃 的 可 不 行 ，还 得 有 的 看 、有

的玩。

民宿老板彭红娟就是丰都人。看好旅游发展

的她辞掉了县城的工作，来到三建镇创业，把闲置

的老宅子改造得别有韵味，如今一房难求。正跟她

喝着茶、聊着天，县里的回头客打来电话：朋友们组

了个团，数了数，要来 19 个人！忙里忙外的，彭红

娟也不常回县城里住。她早已融入了这片村落，喜

欢上这里氤氲着原生态的烟火气。

走出绿春坝，告别三建。村头，矗立着一棵遒

劲的黄葛树，正值落叶期。一问，树龄都 300 年了。

重庆的黄葛树很神奇，爱在初夏时节落叶，不到一

周，嫩叶又会长满枝头。

又回三建
姜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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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洼里藏着雷声

    在东阳三单的深山里，寂静如墨

民宿群落

像天上的星宿散布在山的皱缝中

世界只剩下你自己

悬挂在时间之外

以为只有屋外的泉水在梦的边缘滴下

以为我也像一片树叶隐入春山的呼吸

雷声响了，轰隆隆击打着山的脊梁

急匆匆大雨摇动所有的树叶草根

也把我这片叶子从另一个世界摇醒

原来每一个山洼都藏着雷声

那是春天拱出来的最结实的种子……

听虫鸣

蓝印花布把民宿院落系一起

藏宝人一样填进了山谷崖缝

云飘过来了，身在云里雾里

水流过去了，心在溪畔泉边

笑声和低语刚刚从窗缝逸出

就凝成了草尖上一颗颗露珠

关上手机掸落俗世烦心之尘

今夜自有天籁之音

风清夜深唯有你与天地同在

听小院里轻声唤你的虫鸣

种春天

灰缬、夹缬、缴缬、蜡缬

蓝染布博物馆里这位先生指着

千年的蓝印花布样品和原料

说出一串串奇妙的技艺

像展开一幅幅秀美的画轴

背影里都有穿蓝印花衫女子

在织机上种春天

我看见千年私塾书生摇头说唐诗

我看见百年酒家醉倒英雄侠客

我看见无边的原野上花开又草黄

我看见炊烟被春风染绿又吹散

背影里都有穿蓝印花衫女子

天地之间回眸一笑

正为儿女种春天

情染蓝印花
（三首）

叶延滨


